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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才市场找工作，看

到一家单位在招物流人
员，考虑到自己的学历和
工作经历都符合要求，便
上前应聘。

递上简历，只听招聘的
人说了句话，声音小了点，加
上现场有些乱，我只大概听

到他在说什么难不难的。我
心想，可能是要考验我对工
作的态度吧，可不能在这上
面丢分。于是，我很自信地
说：“没问题，我不怕难的！”

招聘的人怔怔地看着
我，半晌，他似有所悟，微笑

着对我说：“我是说，这个
职位，我们只招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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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小名叫“保健”，在
乡下上小学，放暑假，我就把
他接到南京城里来玩。保健
坐在大巴车上，心情异常兴

奋，不停地念着路边那些他
认识的字———中国移动，苏
果超市，交通银行……

忽然，保健拉着我的胳
膊，兴奋地说：“姑姑快看，
那里写着 ‘欢迎保健光
临’，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

要来城里呀？”
顺着保健手指的方向

看去，我不禁哑然失笑。那
是一家休闲中心，四扇玻璃
门的左右两边分别写着
“欢迎”和“光临”，中间靠
左的那扇玻璃门因为向内

打开，门上的字就看不到
了，但中间靠右的那扇玻璃
门上却写着“保健”二字。
不用猜，那扇看不见的玻璃
门上应该写的是“休闲”二
字，人家本是要说“欢迎光
临 休闲保健”的，如今“休

闲”没有了，倒成了“欢迎
保健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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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常去玩的地方有三
个：一是北极阁，二是五台

山，三是五洲公园，那时通
称后湖洲，就是如今的玄武
湖。去后湖洲玩必然划船，
花两毛钱租一条船，三四个
同学可以玩半天。湖上除了
游玩的人，还有卖小吃的小
贩，他们一叶扁舟一把长篙，

船上有花生米、瓜子、汽水
等零食。此外，湖上还经常
有“湖匪”出没。

“湖匪”有三四个人，也
驾一叶扁舟，专门追逐划船的

女学生，有时更是两三条船把
她们围住，但既不劫财，更不
劫色，只是要女学生唱几首那
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的报纸上也刊载过
“湖匪”的消息，但只认为是
少年的“雅兴”、“胡闹”。淞

沪抗战炮声一响，我逃难离开
南京，八年后归来，江山依旧，
“湖匪”却已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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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驾照第二天，我兴
抖抖地开着车子回娘家，好

显摆显摆。
儿子一下车，就蹦蹦跳

跳地跑到我妈跟前告状：
“婆婆，今天我爸打我妈
啦！”“是真的，我的胳膊到
现在还疼呢！”我气呼呼地
添油加醋。

“到底怎么回事？”我
妈立马开始质问我老公。老
公也拉下脸来：“你问她！刚
才一路上开过来，跟喝醉酒

似的，一会儿飘向左，一会
儿飘向右，喊她多少遍，叫

她放松，她还是死抱着方向
盘不停地晃悠。后面压了一
排车子，狂按喇叭，硬是没
一个人敢超她。最后我只有
打下她一只手，帮她稳住方
向盘。妈，你不知道，她生怕
方向盘会飞似的，抱得那个

紧呀，以为是抱儿子呢，打
了她两下，她还死不撒手！”
儿子也紧跟着插进话来：
“坐妈妈的车，跟我上次到

苏州乐园坐过山车的感觉
差不多呢！”

听了他们的话，我妈也
黑了脸，狠狠地瞪着我：“你
这么拙，开什么车呀！想玩
命啊！你老公打得太少，你
呀，就欠揍！”

我苦着脸，委屈万状地

瞅瞅老公，又瞅瞅我妈，没
收到一丝同情，于是转向
幸灾乐祸的儿子，悻悻地
骂道：“就你韶，都是你惹
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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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是张麻将牌，也被
拿来形容人春风得意，南京

话里常说 “ 得跟二万似
的”。我要说的二万，却是个
人名。

二万就姓万，兄弟姐妹
五人中行二，因此得名。

二万也真的打一手好

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下关一带麻将圈中，没
人不晓得他的。二万打牌
是无师自通的。因为家里
穷，他初中毕业就没再
读，整天混在家门口打牌
的一帮老头老太中间，帮

他们倒个水、买包烟什么
的，慢慢地就看会了，三
缺一时，也会把他叫上去
替一会儿。那时的麻将打
法不像如今南京打的这
种“推倒算花”般简单，
而 是 非 常 正 规 的 套 路，

“平和”、“断幺”、“一条
龙”、“老少富” 等等，组
合多样，变化莫测。这样说
来，二万也算个正规的科
班出身了。

二万的牌艺日益精进，
下关一带已经没有多少人

能与之匹敌了，于是向外发
展，朝天宫、中华门、后宰
门、幕府山，所到之处也是
横扫千军。自然，赢了不少
钱，便很自得地拿回家去，

可他父亲在钞票上啐了口
唾沫，再砸到他脸上，叫他

滚！他捡起钱，出了门，把钱
扔给了要饭的，头也不回地
走了。

一次，有人趁他酒醉之
后，套他赢牌的秘笈。他就
说了，很简单，听上去就更
简单。就是每次打牌前，他

必定要递给对方一支烟，而
且要亲自给对方点上，而在
点烟的一瞬间，就着打火机
的火在对方眼睛里的反光，
他就能看出这人是个什么
样的人！拿准人了，也就拿
准了怎么打的调子。有的要

赶尽杀绝，灭其威风；有的
要惊心动魄，重在好看；有
的只能浅尝辄止，小赢即
安；有的则要避其锋芒，不
露痕迹地输一笔给对方，花
钱消灾。

二万基本上没有看走眼

的，但也有例外。一次，马鞍
山的一个高手慕名而来。来
者五短身材，讲话细声细
气，像个女人，目光也是温
温和和的。那人随身带了十
万块钱，在惠民河边上的一
间旧厂房里，从早上一直打

到半夜，十万块钱就易了
主。那人说还要接着打，伸
出左手食指，说：“押这
个！”二万明白了，便把十万
块全押了上去。然后，他卖
了个破绽，将钱又如数还给
了对方。

虽然把钱赢回头了，那

位老兄一点没有高兴的样
子，大冬天的，一头的汗，

说：“兄弟，我手痒，瞒着老
婆把做生意进货的钱拿来
了，是你救了我！”二万也是
一头汗，冲对方拱拱手：“是
你救了我！”说完，两人相视
一笑。二万请那人吃了一笼
小笼包子，怕带着大钞会有

不测，一直送他到中华门火
车站。

跟马鞍山人打牌的事，
不知怎么被传了出来，而
且越传越玄，说是马鞍山
人的手指被剁了下来，麻
将牌都被染成了红中。这

事就惊动了派出所，二万
被传了去。但二万也不知
道马鞍山人姓甚名谁，警
察更无从核实，关了他几
天，便放了出来。

二万父亲知道后，连病
带气，就住进了医院。他去

看了一回，被轰了出来。
这当口，有人请二万到

武汉打牌。他带了几个人
和一腰包的钱，打了三天
三夜，回来时，拎了一旅行
包的钱。在下关码头，一位
小兄弟接他时，说他父亲

喊他名字喊了两天，眼都
没闭，就走了。他一听，脚
下一软，喉头一阵腥气，就
倒地不醒了。

在和父亲同一个医院里
住了半个月，二万整天望着
天花板发呆。以后，他就再

也不打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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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有个坏毛病，每次
出差回来，我总是先休息一两

天再去公司。因为我们出差的
地方都不太远，都是开车去
的，当然也就没有车票上显示
日期的麻烦了。至于住宿的发
票日期嘛，交个税钱多开一
天，没有哪家不肯开的，我还
能多挣点住宿补贴。

这次又出差到苏州，两天
办完了事，第三天一大早就开
车回来了。刚到家，经理打电
话过来询问事情的进展，我就
说：“事情还没办完，大概后

天才能回来。” 经理哦了一
声，说道：“那尽快吧！回来还

有事。”我长舒一口气，庆幸
又一次混了过去。

第二天，我正在睡懒觉，
手机响了，又是经理打来的。
经理在电话那头问道：“你还
在苏州吗？”我赶忙说：“是
啊，我明天才能回去，有什么

事吗？”
经理一听，忙说：“好啊

好啊，我正在来苏州的火车
上，你开车过来接我一下，我
马上就到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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